纪念与学习陈去病先生

王稼冬

先生逝世于1933年，我年十七岁，因先生与先祖父俊绅[1]公很友好，先生逝世前几年又息影家园，常住同里交往尤密，我称呼他为伯儒公公。先生曾先后赠送他自己刊行的著作还有《故宫周刊》多期、孙中山的《总理遗墨》二大本、《总理奉安纪念集》一厚册。读了先生部分的著作，初步了解了先生的名声经历，特别是他的热爱收集整理编纂家乡文献，这一点使我十分尊敬，并受到很大启发与影响。而先祖父则除了与他在鉴赏和收藏书画方面有共同爱好外，尚酷爱先生著作，每应先生之请为他外地友人作画以回报。

1927年祖父六十诞辰，他写了祝寿诗七律三首并序，说“效华封三祝”之意，第一首首联有“诗中有画画中诗，赏识维摩老画师。”之句，起首用白文“绿玉青瑶之馆”长方印，落款钤“去病无恙”白文方印，以梅红槟榔笺写成小横幅。迨陈先生逝世后，范烟桥先生主编《珊瑚》杂志，为追悼陈去病先生出过专辑，后来公葬陈先生于虎丘，为编辑先生著作设有专门组织，登报征求陈先生遗墨、遗作，先祖父鉴于三首祝寿诗是先生刻成《浩歌堂诗钞》以后的作品，小楷书写得又非常认真，于是就抄个副本，将原件交给范烟桥先生请他转给有关组织。以后抗战爆发，纪念陈先生的组织与活动全部解体，这一诗笺也就下落不明了。

先生是我最为敬佩的乡前辈之一，他的音容笑貌，尤期是谈论乡邦历史人物事迹时那种慨当以慷的激动神情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值此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之际，表彰乡先辈为后人学习榜样，作为乡后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凭我对先生肤廓的认识说明以下几点：

一、创立南社的号召力

南社对民族革命的影响，早载入史册，当时入社者达千余人，几乎包罗了全国学者、名流，足见号召力之大。三位发起人中先生年龄居长（三十六岁），特别是他在1903年留学日本后，在他主编江苏留学生进步刊物《江苏》上发表过许多鼓吹民族革命的文章，所以文名最大，当明有“寰宇知名”之誉。建社时不设主任或社长，先生被推为文选编辑员，也表明众望所归。因为宣传排满复汉，当然以文章形式较诗词形式更直截了当，更容易使群众接受以充分达到宣传目的。另外如广东、湖南等地分支社成立大会都要请先生去参加，都可说明所以南社建立后能迅速发展扩大，以至于倾动朝野，声闻全国，先生的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。
二、孙中山倚之如左右手的亲密关系

1934年3月4日在上海，由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发起，由柳亚子所作陈去病先生追悼会启，文中说到他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：“其侍总理于羊石也，运筹帷幄如留侯之赞汉高；仗策军门比邓禹之从文叔。”以张良与刘邦，邓禹与刘秀的左右手关系相形容，就可想而知了。又如陈先生之父与嗣父的墓茔，即所称“二陈先生[2]之墓”，由孙中山所撰墓碑碑文（周觉书写），一开头大意即有倚重先生如左右手的几句话，表明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陈先生的信任与亲密关系。

三、为文反对宗派观念
陈先生著《五石脂》中有这样的论述：“中国人积习，每不求其实在，即在讲学论文辄先分门户、矜家派，龈龈争辩，绝类儿童眨饵，余最不取。”在批判了桐城派与常州派门户之见致使文之学日衰，阻碍学术进步后又说：“夫文无古今，总蕲一是，义理、词章、考据三者何适而不可，只须用得其当而已，于彼宗派何与乎。……”根据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说：“而南社者，为东南革命巨子所组合，虽衡政好言革命，而文学依然茑古；诗唱唐音，不尚江西；文喜掞藻，亦非桐城；无一定宗派，……就其铮铮者而论，亦足以各自成家。其尤著者：……吴江陈去病佩忍……”等少数人而已。说明对他文章评价之高。如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、《赎碑记》、《乐师王玉峰传》等，在七八十年前即为学者所传诵。

四、收拾残碑断碣

先生一生勤于家乡文献之收集纂辑，对史事人物的考订撰述都十分精细，必先研究所有史料，经考订核实然后下笔，可谓字字有出处，且有所发明。如《吴江县志》陆行直传说是明初人，先生在所辑《笠泽词征》所撰陆行直小传，考证为元代人。他对家乡残碑断碣都十分重视和收集，曾通知吴江及芦墟所有的石灰窑，凡有字的青石不能烧石灰，要加以保存由他收购。这是我亲闻他公开讲的。现于故居中还保存着不少墓志和碑刻，都是不遗余力收集的结果。

五、书生本色不愿做官

先生博览群书，目光敏锐，学殖根柢既富，才力又足以驾驭驱使发挥之。故高文妙笔，曲折洞达，写难状之义理意像亦明白如话，世人争相传诵。在清末，先生以对联形式提出政治主张，如：“炎黄种族皆兄弟，华夏兴亡在匹夫。”何等明确，大受拥护，达到团结绝大多数人反清的目的，所以陈先生成为“辛亥革命风云人物”决非偶然。先生一生迭任要职，都不脱书生本色，不要做官，淡泊明志，实在难能可贵！

六、为人平易慈祥

陈先生为辛亥革命前辈，学问、经历、声望，家乡人均耳熟能详，在心目中无疑的尊之为大人物，但先生并不矜持与傲岸，摆出一副齿德俱尊的势态，对一般人接触中也可以纵谈古今史实、地方掌故。又如某年镇上一家文具笺扇店（名广泰）供应春联，陈先生竟义务挥毫，皆大欢喜，我曾亲眼得见先生站立玻璃柜台边挥毫的情景。

陈先生当年献身革命，他的业绩应载入史册。同时他治学不懈，著作等身。整理国故与乡邦文献多与当时政治有关，史料价值极高。即从近代传统文学而言，亦足以媲美古人，是卓然成家的一位著名辞章家。读先生之诗文，使人奋发而生爱国爱乡之心，先生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的高风亮节及学术成就，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岂仅一时一地而已。因此希望继金松岑先生选集问世后能及早看到陈去病先生诗文选集。先生逝世六十年，他的著作已很难看到，只有使他的著作能长期流传，供人学习，这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此文由孙君正协助整理）

注：

[1]先祖父名锡晋字俊绅，清末秀才，授徒为业。因热心公益，民国初年被推选为同里市民公社社长、县议会议员、同里市政局董事等职。好收藏、擅绘事，为袁龙、际恢弟子。

[2]陈父以开米行油车致巨富。徐珂《清稗类钞·异禀类》亦有关于陈氏生父、嗣父兄弟富有“以资雄于咸同间”与豪饮的记载，而去病先生所遗仅三元桥浩歌堂住房一所而已！

